
葫芦峪里的“愚公梦”
□ 杨润勤

　　一个大山深处葫芦峪里的小山村，一群几
百年来在饥饿中度日的“苦命人”；一个干出
来、拼出来、拱出来的新天地，一个人人享受好
日子的“全国文明村”。金刚纂村的“转身”，折
射出了乡村振兴的耀眼光芒。

“心疴”

　　春风和煦，阳光灿烂。从济南港九路南行，
再沿滩九路进入深山，路像麻花一样九曲十八
转，翻过这架子山，又过那道梁。行至愚公路，
眼前的山峪里“冒”出一个雅致的“山庄”，洁净
的柏油路，造型别致的庭院错落有致，安适静
谧，如在画中。若不是看到一块写着济南南部
山区锦绣川办事处金刚纂村的牌子，还以为是
一处山里的景区。
　　行在村中，鸟语花香，看文化大院、农家书
屋、少年宫、幼儿园、村史馆、幸福院、超市、健
身场所、生肖文化广场等，感受到这个村庄的
文明与富裕。
　　村中两棵老槐树下，一些老人正坐在石凳
上聊天，聊着笑着，其乐融融。
　　与老人们的交谈由远及近。唐代这条葫芦
峪里就有了这两棵大槐树，明代时村里的先人
依树定居，繁衍至今。关于村名的由来，有的
说，是因村子西北有佛爷洞，洞中有传说中的

“金刚佛爷”；有的说，是因山上一种植物叫金刚
纂；还有的说，“金”是财富的象征，是村里人对
好日子的渴望。众说不一，难以定论，但这里祖
祖辈辈却与“金”字无缘，人在峪里，如在瓮中，
三面是陡峭的大山，一直在贫穷和饥饿中挣扎。
　　提到“穷”字，80岁的李云庭与74岁的马传
会眉毛紧蹙，你一言、我一语，话中透着辛酸。
　　金刚纂都是“苦命人”，祖祖辈辈一直在这
个葫芦峪里扑腾，到了20 世纪 60 年代自然灾
害，村里人的日子更是难熬。冬天山里风硬，许
多人家穷得连棉袄、棉裤都没有，有的一家兄
弟几个只有一条棉裤，谁出门谁穿。住的是干
垒石墙草顶屋，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外面
刮大风揭了屋顶的草，屋里刮小风吹灭了灯。
种的是山上薄地，看天吃饭，地瓜长得像鸡头，
玉米棒上挂不了十几个粒，每家每年收获的几
十斤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若是再赶上灾年，
颗粒无收，全村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欲
哭无泪。最难熬的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粮
吃光了吃树皮，全村人到山上挖野菜，每天只
在晚上吃一顿饭，天一擦黑家家户户剁野菜熬
汤喝，剁菜的声音里混杂了孩子的哭声，听得
让人心碎。
　　当时，“饿得慌”几乎成了村里人的口头
语，这个“慌”不是文字的修饰，是饥饿引起低
血糖导致的心悸。一般“饿得慌”，要到山上挖
茅草根嚼，带着泥沙嚼出甜汁能够缓解。还有
就是逮蚂蚱烧着吃，堪比山珍海味。茅草根和
蚂蚱只有夏秋季里有，冬春季的“饿得慌”，只
能靠米糠和野菜了。
　　金刚纂人知道，世界上没有比粮食更伟大
的东西了，每一颗粮食都是神圣的，每一颗粮
食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饥饿中的金刚纂人
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是“吃了吗？”其实，这是
在问“家里还有没有粮？”“挨饿了吗？”
　　比饥饿还难受的是喝不上水。村东的山上
有个石泉，夏秋泉水旺，到了冬春时断时续，一
个晚上也接不了一担水。村里人只得走出山峪
到锦绣川水库边上的石门村挑水，来回 16 里
路，挑着一担水翻山越岭，一路颠簸挑到家只
能剩下半罐子。是的，那时村里人买不起铁水
桶，只能用烧制的泥罐装水，许多人挑水时罐
子碰到石头上，罐裂水撒，叫苦连连。
　　没有劳力的人家挑不动水，“干靠”，焦渴
得嘴上长泡，口舌生烟……饥渴交加让有些有
老病根的人扛不住了，走了，但到死也弄不清
是饿死的还是渴死的……
　　直到20 世纪 80 年代末，金刚纂仍处在极
贫之中。更为可怕的是，穷名四播直接影响到
生命繁衍，“有女垫了栏，不嫁金刚纂”，村里的
小伙子娶不上媳妇，有的到外村“倒插门”当养
老女婿。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老人们担心，这种
现象持续下去，可能会让村庄逐渐消失。
　　贫穷是金刚纂的“沉疴”，但又无力“医
治”，只能压在心里，越压越久，成了沉重的

“心疴”。
　　“心疴”折磨下的金刚纂人混着、熬着、
等着。
　　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叫马广业的人。

开“锁”

　　马广业已过“花甲”，中等个头，白发盖顶，
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有板有眼。回想30多年前往
事，他眼睛发亮，话语动情：“去‘心病’的‘方子’
是过上好日子，但好日子不是等来的，是干来
的。还得敢干、真干，认准的事头拱地也要干！”
　　一连串的“干”字里蕴含了他的经历和

认知。
　　马广业是土生土长的金刚纂人，他的父亲
因气管炎干不了农活，家里比别人家更穷。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长子的马广业从小就上
山种地，像个“小大人”。尽管全家人在苦日子
中挣扎，但望子成龙的父母还是让他在村里的
小学读书，后来又把他送到山外的中学。
　　在中学里他个头最矮，但倔劲十足，脑瓜
灵透，爱琢磨问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高中毕
业后，被学校推荐到石门联办中学当上了民办
教师。民办教师是记工分的，有点补助，但对于
一个山沟里的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他一咬牙
回到了村里，育过山楂苗，搞过山楂加工，做过
小生意，有成有败，但家境和邻居们一样，没有
好起来。他琢磨来琢磨去，穷的根子是村子太
闭塞。
　　村里人在葫芦峪里“憋”得太久了，“望山
兴叹”。脚下走的这条“蚰蜒路”已有几百年，像
麻花一样，曲里拐弯，或陡或缓，到了雨雪天道
路泥泞，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出不去。村
庄像被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锁”在了葫芦峪
里。想打开这把“锁”就得打开出山的路，路就
是钥匙。
　　他认准了这个理儿——— 村里往南的大路
通畅了，才能打开“锈锁”，才能拔掉“穷根”。
　　修路开“锁”。这个想法在马广业的脑子里
天天转，搅得他夜不能寐。
　　修路开“锁”。1989 年他当上村团支部书
记、村委委员，更是天天琢磨着咋修路。
　　修路开“锁”。1990 年春天，他被选为村委
会主任。新官上任，志气满满，他向村里人承诺
修路———“宁愿脱一层皮，累死累活也得修路，
这是村里的一道‘生死门’，打不开，村里人会
憋死闷死穷死；打开了，咱们的血管子就通了，
路就连接上省道，全村人都‘活’了”。
　　他走家串户，把修路的“底”透出来，听大
家的意见。
　　这个说：“好事，这是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
的事儿，有胆量。”
　　那个说：“好事咋办好？无钱无设备，咋
修？”
　　既然是好事，咱得想法子办好。在全体村
民大会上，马广业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咱
们生在这条穷山沟里，穷得饭菜不见油腥，穷
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找不上媳妇‘倒插
门’，穷得自己看不起自己，穷得亲戚不来往，
穷得在外不敢说是金刚纂人……我不知大家
是怎么想的，我夜里想着想着就掉泪……咱这
样混下去，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晚辈。人穷
志不能短，咱们炸山架桥，让汽车进山！”
　　这番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个个举手
赞成。
　　马广业带头从山外的亲戚家借来3000 元，
其他村干部每人筹借了1000 元。不少在外打工
的人是被穷“逼”出去的，听说村里要修路，赶
回来捐款。村民马传海把准备娶儿媳妇的700
元送到村委会……
　　人心所向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是靠着这
股力量，马广业领着全村的劳力像奔赴战场的
勇士，打眼、放炮、运土、垒石，两个月炸开了3
座小山头。接着，架设3座桥梁，修建了2000 多
米的石堰。
　　十里八乡的外村人怎么也不敢相信，“闷”
在山里的金刚纂人竟然有这么强的“爆发力”。
　　拼上了，豁上了。一冬一春，不分黑白。
1992 年春夏之交，南去出山的大路通了，金刚
纂这把“百年锈锁”打开了。鞭炮声中，看看一
辆辆汽车开到村里，村里人笑呀、闹呀、跳呀，
像过年一样热闹。
　　“锁”是打开了，但还是“家徒四壁”。
　　马广业首先要置办的“家当”是治水和种
植果树。
　　先说治水。过去村里曾经打过一眼机井，
因没有提水设备成了“聋子的耳朵”。他们整修
机井，全村人“凑份子”购买水泵。可是，要把水
提上山，需要在半山腰修条水渠。他们没有施
工机械，也雇不起挖掘机，还得用锤打、镐刨、
锨挖、筐抬。
　　上山无路，混凝土要从山下往山上搬运。
全村男女老少自发上阵，肩挑人抬。肩压肿了，
就抱；抱不动一袋抱半袋，有的老人只能提五
六斤。全村人汗流浃背，奋战在工地上，气贯长
虹，硬是搬运了30多万斤物料。
　　一春一夏，8个月，全村人修了526 米的防
渗渠，一个扬程 100 米的提水站，还建了两个
5100立方米的蓄水池。
　　修建蓄水池时，土方工程基本完工，只剩
下夯实塘底灰土这道工序。突然，乌云翻滚，眼
看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大家知道，如果雨前不
能把塘底全部夯实，大雨一冲，前功尽弃。说时
迟，那时快，十几个准备回家吃饭的村民，索性
脱去上衣，跳进池里，拼命地抡起石夯，合着号
子声打夯，一下、二下、三下……大雨哗哗下，
雨水和着汗水，雷声里混合着号子声。塘底夯
实了，这十几条汉子也累瘫在泥水里。
　　清清的水，终于流进山上的地里，流到家
家户户。水到人精神，全村人觉得“腰杆子”一
下子硬了，对给他们“撑腰”的马广业更加信服

了。所以，当他提出栽果树，让秃山变绿，绿中
求钱时，全村人一呼百应。
　　1993 年春天，又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
用了整整10 个月的时间，挖了万余个树坑，植
上了适合山地生长的仁用杏。接着，又种了核
桃、花椒、梨树。
　　绕山的水渠汩汩淌，满山的果树绿油油，
大山深处的葫芦峪“活”了，金刚纂人长舒一口
气，扬起头，他们期待的好日子已经不远了。

打“虎”

　　这只“虎”是金刚纂北面的一座山，当地人
叫北岭。
　　提到北岭，村里人心惊胆战，原因是北岭海
拔576米，大、高、险，像一只巨虎伏在村北，挡住
了北去济南的路。“虎”身上处处悬崖峭壁，只有
一条能容开脚掌的羊肠小道，坡陡路窄，走在上
面胆战心惊。北岭还“吃”过人，前些年，一个马
姓村民翻越北岭赶集，回来时天色已晚，摸黑走
这条小道，不幸失足滑落，命丧山谷。
　　“北岭是只‘拦路虎’，要打‘虎’上山，劈开
北岭，修条大道通济南。”1994年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的马广业脑子里“冒”出这个大胆的想法。
尽管修通了南行的大路，但村里还是个“死胡
同”，去济南必须兜个百里的大圈子，鸡叫出
门，晚上才能回。如若打开北岭的路，与北面的
村镇连起来，生意就好做了；到济南只有30多
里，一个上午就能打个来回，果品不愁卖了；村
子有了南北两条大路，“财路”通畅，何愁好日
子不来。
　　马广业把自己的打“虎”计划拿到村委会
上、党员会上，听的人先是吓了一跳，但琢磨一
下，觉得在理，但困难重重。打“虎”等于把北岭
一劈两半，是“天字号”大工程，钱物、人力从哪
来？这系着全村饭碗，如果弄个半途而废会穷
上加穷，雪上加霜，日子咋过？
　　打“虎”计划僵住了。
　　他们请来工程师测算，需要动用土石30万
立方以上，以村里的能力估算，恐怕要10年以
上，甚至20年、30年才能完成。
　　这下，全村“炸了锅”，许多好心人劝马广
业，30年后小伙子成了老头儿，大姑娘成了老
太太，修了这路有什么用？咱村已有了村南的
大路，凑合着用吧。小牛难拉大车，弄不好“牛”
累死，或者翻了“车”。
　　病中的老父亲把他叫到床前，拉着他的手
说：“儿呀，你可得好好掂量掂量，劈北岭能行
吗？咱这穷村担不起呀！再说，万一死了人咋
办？村里没钱，咋赔偿？”
　　马广业心里一紧，思考良久，脖子一挺说：

“真到了那一步，我给人家披麻戴孝！”
　　老父亲知道儿子的性格，为了村里富裕甘
愿舍上命，所以，不再言语，任凭泪水沿着皱纹
落到枕头上……
　　马广业一夜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天
夜里他索性来到北岭上。已进入寒冬，万籁俱
寂，风像小刀一样割着他的脸，没有灯光，眼前
峪里的村庄像口黑锅扣在谷底。他问自己，小
牛为什么不能拉大车？不拉怎么知道行不行？
不拉村里怎么走上富路子？要拉，坚决要
拉……可困难怎么办？
　　思前想后，潸然泪下。这时他才知道，眼泪
是不结冰的，嘴里呼出的热气马上在眉毛、胡
子上结霜，而眼泪仍然能在脸上流个不停。
　　第二天，在全体村民会上，他换了个方式，
给大家讲《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不畏艰难，
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
也”。几百年来，金刚纂也饱受“出入之迂”之
苦，我们也要学愚公，在北岭上开路。可能要干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可能这辈子干不完，
那就让我们的子孙们接着干，为子子孙孙造福
的事得干到底。
　　一字一句敲击着每个人的心。
　　有的人低头不吱声，有的悄悄抹眼泪，有
的站起身说：“咱山沟里的人有的是力气，为了
过好日子，干！豁出去了！”
　　马广业说：“有付出才有收获，吃苦受累、
流汗流泪算什么。天无绝人之路，金刚纂的路
谁也‘绝’不了。”
　　会场沸腾了。
　　全村人的闯劲、钻劲、冲劲、干劲紧紧聚在
了一起。
　　村里50多岁的高法忠有肾病，干不了修路
的活儿，想要给修路的人送一把大锤。他借了
20块钱，步行18里路到西营大集买。一问价，23
元，讲了半天价，人家无利不卖。他买不了，心
不甘，就坐在路边等。天黑集散，卖家见他还在
等，心软了，20元卖给了他。他来回走了36里路，
没吃没喝，摸黑走回家已近半夜，但心里觉得
舒坦。
　　村民马良义，知道修路要用地排车，他把
自家独轮车改装成了地排车。村里没钱的人家
把米面蛋菜送到村委会，给修路的人吃……
　　马广业的“壮举”也震动了邻村、乡里、区
里，历城区政府拨了6万元支援劈岭修路。

　　1994 年 11 月 29 日，劈岭开路的战斗打响
了。原定早上7点半出发，7点刚过人就到齐了。
马广业一声“上山”，推着小车走在最前面，100
多位村民紧随其后，队伍里有青壮年、老人、妇
女，大家扛大锤、撬棍、铁锨，雄赳赳，气昂昂，上
了北岭。
　　劈岭的人分成五个小组，抡大锤的、打钢
钎的、挥大镐的、砸石头的、运石碴的，工地上
叮叮当当，铿铿锵锵的声音响彻四方。特别是
炮声，几十个炮同时点燃，滚雷一样的声音震
醒了沉睡的大山。
　　天寒地冻，冷风嗖嗖。没过多久，他们的双手
便磨出了血泡，渗出了鲜血，但仍咬着牙干；有的
人腿被石头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人袖口磨
烂了，露出缕缕棉絮，在寒风中飞舞；每个人的手
上、脸上、脚上都受过磨伤、轧伤、崩伤，血流出
来，用袖子擦一擦或用破布一缠，继续干……
　　天冷石头磨，日子一久，每个人的手上都
裂开了口子，血往外渗，干起活来像针扎一样
疼痛。马广业决定，集体补贴每人三尺白胶布
贴手上的血口子。当时所有村民出的是义务
工，没有一分钱补助，这三尺白胶布就是当时
修路人得到的唯一福利。
　　放炮是最危险的活儿，马现忠是总炮手，
他指挥各小组的炮手先往打好的炮眼里填上
炸药、把安了雷管的引线放进去，再用泥土封
上炮口。放炮一般在中午或晚上收工后进行，
拉响三遍警报，待确定无人后多个炮同时点
燃。有一次，响了炮才想起有个孩子可能在沟
底下，慌忙跑过去，孩子在一块巨石后避过了
一难。还有一回，一个炮手在一堆碎石上躲炮，
没承想，炮把碎石震塌了，他一下子滑到六七
米深的沟里，所幸只擦伤了手脸。炮手最怕的
是排哑炮，每次放炮后，他们要到一个个炮位
检查，遇到哑炮立即排除。排哑炮是个细活儿，
弄不好炮响人亡。他们排过近百个哑炮，所幸
没有一个出事故，想来，这兴许是老天的恩赐。
　　在闭塞的山区，妇女往往只是操持家务，
而金刚纂妇女不一样，她们顶起了“半边天”。
不光做饭、洗衣、管孩子、伺候老人，还要和丈
夫一起上工地。孩子小的放到筐里挑到山上，
边干活边照看。风吹日晒，脸黑皮粗，没有了女
人的模样，可她们全不在意，心里只有一个念
头，把路修好，别让孩子再受爹娘受过的罪。村
里还选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姑娘组成女子施
工队，抬运大石头。她们一个个像“铁姑娘”一
样与年轻男子比高低，百余斤石头扛上肩，喊
着号子唱着歌英姿飒爽，那阵势如同战场上奋
勇杀敌的女英雄。
　　在工地上有一支“夕阳红队”，他们是
一群66岁以上的老人，按照村里风俗，男人
到了66岁就得扎红腰带，女人就得穿红棉
袄，这样才能长寿。这些“红腰带”“红棉
袄”在工地上终日忙忙碌碌运石、垒墙，干
起活来不服老，让年轻人看了心里既温暖又
愧疚。
　　80岁的李全美也在“夕阳红队”里，他
原本在济南的儿子家享清福，听说村里劈岭
修路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回到村上了北岭，
马广业见他年纪大，让他清石碴，他抱起一
块十几斤的石头就双手颤抖，气喘吁吁。让
他回家，他不肯，嘴里唠叨：“人老了，不
中用了，可也能帮个‘人场’，给大伙儿鼓
劲儿。”
　　大年三十，修路的人干到中午才收工回
家，身有残疾的赵福东没有下山，只身留在
草棚看工地。打炮眼用的空压机冬天要预
热，他每天天不亮就得烧好一大锅热水。前
一阵子，他收拾空压机管子，因管内气体没
有排空，巨大的气压甩动接头的铁件，一下子
把他击昏在地。急忙送到医院检查，脾被打坏，
医生立即实施了手术切除。他只在医院住了一
周又跑回了工地。大年初一，马广业上山请他
到家里吃饺子，他坚定地说：“路修不好，不下
山。”马广业回家，把煮好的水饺送到山上，他
激动地边吃边掉眼泪。
　　不光老人、妇女、残疾人，就连七八岁的孩
子，放学或放假后也来到工地上，哪怕搬一块
小石头，也能减轻大人的一点负担……
　　“人心齐，泰山移”的信念和力量，在打

“虎”路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1997 年春天，北岭上准备放一个“巨炮”，
是泰安某研究所专家的方案，这一炮的药室总
长67米，由4个分药室组成，填了70吨炸药。“巨
炮”是对北岭最高处实行定向爆破，专家预测，
爆破后，凸起的山被炸平，碎石被推到两侧的
山谷里，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然而，1997年7月10日上午10时，一声巨响
之后，马广业和村民们却傻了眼：原先计划的
碎石“不听话”，没有滚进山沟，而是待在了原
地。也就是说，这一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
让山头“落”下了38米，石头松动了，但没挪窝，
变成了15万立方米的碎石。
　　怎么办？只有把松动的石头推出来、拉出
来、清出来。
　　别无选择，马广业只有带着乡亲们一块
块，一车车地运石头。天天月月，月月年年，他
们一直搬运了近8年，搬运量相当于满载的2.5

万辆大卡车。
　　2005年上半年，修路打响了最后战役。马广
业和全村老少吃住在山上，一干就是4个多月。
　　2005 年9月29 日，他们终于“啃”出了一条
8米宽、8350 米长的通道，起名叫“愚公路”。“愚
公路”与历城区港沟镇的桃科村对接，沿滩九
路、港九路直通济南，实现了金刚纂村几代人
的梦想。
　　此时，金刚纂人谁也不知道干了多少活
儿，淌了多少汗，村委会记录本上的内容是：从
1994 年 11 月 29 日到 2005 年 9 月 29 日，10 年零
299 天的时间，全村累计出义务工40余万个，动
土石30 万立方米，平均每人每天1 立方米；用
坏铁镐480 多把，磨秃铁锨600 多张，砸断钢钎
300多根，用烂铁车200多辆……
　　通车那天，村里人满脸疲惫地相互道贺。
马广业站在北岭的“愚公路”上，放眼南眺，天
蓝云白，山岭葱绿，南北大道贯村而过，串起青
山绿水间的葫芦峪，生动美丽。不知为什么，他
的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淌……
　　是呀，近11年，4000个日日夜夜，马广业两
头不见太阳。天蒙蒙亮，他在村里的大喇叭里
叫醒出工，比公鸡打鸣还要准时；他中午和大
家一块干到收工，还要和炮手一起放炮，排哑
炮；匆忙回家扒拉几口饭，再干上一下午，天傍
黑，还得放炮、查炮；晚上，还要到村委会与村
干部们议事。11年里天天如此。
　　当时，村里人说，他的身体是铁打的。岂不
知，他的心脏先天不好，累了、饿了，心动过速、
出虚汗。在工地上，心脏“蹦”得受不了，就脱了
鞋当枕头，歇一会儿，再干。他的父亲去世，劳
累加悲伤，他倒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滴水未
进，醒了立马又跑到北岭上。
　　是的，这条路像他的孩子一样珍贵。眼下，

“孩子”已经长大了，该“反哺”了，该为村里人
“送金献银”了。

圆梦

　　毫无疑问，金刚纂劈岭开路是一个奇迹，
奇迹很快传扬开来，“当代愚公”“九十年代新
愚公”的名号落在了马广业的头上。马广业说，

“愚公”不是一个人，是怀里装着“愚公梦”的金
刚纂人。他明白，想富得修路，可修了路并不等
于富，修路是为了致富。村里人家家富了，都过
上好日子了，才能圆了他们的“愚公梦”。
　　圆梦是让设想变为现实的嬗变。
　　金刚纂的南北大道，已经给“愚公梦”扎上
了翅膀。
　　为了圆梦，他们再修3500米的生产路，路到了
地头；建造旱地水窖1000多个，旱天时的山地也有
了保障。此时的葫芦峪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这时，一种叫三季梨的品种吸引了马广
业，它一年开三次花、结三次果，品质好，个头
大，皮薄肉厚，软糯香甜。引进几年后，产量达
到了10 万斤，成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村里建起
冷库贮存，还准备建设加工车间，开发采摘、观
光一体的观光园区。
　　最叫好的是这里的西红柿。由于海拔高、
阳光照射充足，又加上机井里的泉水浇灌，柿
子沙瓤、味纯，线上线下吸引了大量订单，还引
来了许多城里人采摘。每年夏秋季，成群结队
的人涌到这里，看着好风景，吃着美味的西红
柿，悠哉游哉。还有这里的花椒、核桃、红棉球
山楂等，也让城里人青睐。
　　黄棒菜也在金刚纂“落户”。这种菜从北京
引进，含有18种氨基酸及有机硒、SOD、异黄酮
等。除了卖菜，还从菜里提汁，加入面条、豆腐、
馒头、煎饼中，味道好营养足。黄棒菜也叫致富
菜，耐严寒、耐沙荒、耐旱，一次播种可稳定高
产30年，经济效益不言而喻。
　　葫芦峪里摆开了“金刚盛宴”，让“舌尖”上
的金刚纂成了网红打卡地。
　　有吃也有住，村里已形成“民宿+文化体
验”“民宿+文创商务”“民宿+休闲养生”“民宿+
特色餐饮”等业态的民宿产业版图。户外帐篷
宿营地和高品质民宿让喜欢休闲的城里人纷
至沓来。村中两棵唐槐和长满青苔的石砌墙体
仿佛在告诉人们这个村庄的古老。“看得见山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妙意境显现，成了游客寄
托乡愁的驿站，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不光引人，也引文化。2022年10月，金刚纂
的生肖文化广场落成，广场的招牌是6个磨盘，
别具一格；12生肖由12尊随形石组成，惟妙惟
肖；广场旁的崖壁上，开辟著名东夷文化学者
丁再献的东夷骨刻文书法艺术摩崖刻石群。马
广业的用意是，让金刚纂的山水与广场、石群
融为一体，开发自驾游、民俗游、祈福游、红色
游、养生游、廉政教育游、历史文化游等系列文
旅活动。
　　还要打造农耕文化研学基地，让学生体验
农耕文化，加强孩子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参与
感，加深孩子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
　　穷不忘本，富不忘根。这就是“愚公”、全国
劳动模范马广业的情怀。

  （本版摄影 张宝贤）

马马广广业业讲讲述述当当年年劈劈岭岭开开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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